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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15年终与“郧县人”相遇

陆成秋：与“祖先”对话得偿所愿

汉江，中国江淮河汉四大河流之
一，它千回百转一路奔流，来到湖北省
十堰市郧阳区，学堂梁子遗址在此被发
掘。这是一处集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
石和石制品三位一体的重要的旧石器
时代遗址。

1989年5月18日，文物普查人员发
现了一具古人类头骨化石，由此揭开了
学堂梁子遗址考古工作的序幕。1990
年，第二具更加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
被发现，更是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两具
古人类头骨化石由此获名“郧县人”1号
头骨和“郧县人”2号头骨。

30多年后，陆成秋于2021年出任学
堂梁子遗址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甫
一上任，他敏锐而自信地认为，学堂梁
子一定会有大事发生。他相信，这片曾
带给考古界无数惊喜的遗址下，肯定还
有东西。

2022年5月18日，在距“郧县人”1号
头骨发现33年后的同一天，在相距33米
远处，“郧县人”3号头骨面世，这是迄今
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
人类头骨化石，距今约100万年。

今年8月14日，皮洛遗址暨更新世
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探
讨会在甘孜州稻城县举行，陆成秋受邀
入川，与到场嘉宾共同追溯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远古根系。“在我职业生涯之中，

‘郧县人’一直是我非常想做的领域，现
在得偿所愿，真的太开心了。”

其实早在2023年底第五届“世界考
古论坛”期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就与陆成秋对话，听他讲述暗藏在时
间巧合的背后，考古人30多年如一日的
坚守。

33年、33米、3号头骨
“重见天日”的“郧县人”

2023年12月15日，第五届世界考古
论坛在上海开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馆员、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考古队领队陆成秋作主题分享，茶歇时
间，多位来自海外的考古学者热情“拦”
住了他，问起关于“郧县人”3号头骨发
掘的更多细节。

“‘郧县人’3号头骨的考古发掘，涉
及人类的一个永恒命题，那就是——我
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所以，每个人
都会很感兴趣，包括海外的考古学者。”
陆成秋告诉记者。

在考古界看来，“郧县人”3号头骨
属于“世界级重大发现”。因其保存完
好、形态清晰，具有直立人的体质特征，
所能提供的性状信息比以前发现的1号
及2号头骨更丰富而真实。

3号头骨从正式发现到顺利提取出
土，历时半年，过程漫长而艰辛。对于
出土当日的情景，陆成秋历历在目。

据此前预估，3号头骨化石重量在
20—30斤之间。但当最后的分离工作
结束时，陆成秋双手捧起化石，沉甸甸
的，感觉其重量远超预期。“足足60多
斤，这可是一件‘世界之宝’啊，所以当
时比起兴奋更多的是小心。我想，就是
我摔了，也不能把‘老祖宗’摔了。”最
终，考古队员们将头骨化石稳稳放入特

制的保险箱内。
颇有些戏剧化的是，“郧县人”3号头

骨化石与1号、2号头骨化石位于同一地
层。其中，1号离2号3.3米、离3号33米，1
号与3号又在相隔33年的同一天被发
现。“一开始，我们还不太敢公布这个数
据，看起来太巧合了，但事实就是如此。”

陆成秋认为，倘若说1号、2号头骨
化石的相继被发现，还具有一定的偶然
性，那3号头骨化石的问世，或许指示着
此地为古人类经常活动之地而非临时
营地。陆成秋谈到，学堂梁子遗址保护
面积50万平方米，分布面积超过190万
平方米。从1989年的考古发掘到如今，
12万平方米的遗址核心区才被发掘了
775平方米，就已经发现了3具头骨。

“这难道都是巧合吗？我不这么认
为。这说明学堂梁子遗址保存下来的
古人类遗骸比例，实在是太高了，值得
去做更深入的探讨。”

早在202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
公布了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毫无悬念上
榜。而在公布的遗址简介中，是这样写
该发现的巨大价值：“郧县人”3号头骨
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

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该阶段人类
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本次发掘
的收获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
演化史，讲好东方人类故乡先民演化和
文化发展的故事，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
要依据与信息。

像做手术一样剥开地层
考古人的“每日三问”

在考古论坛的分享环节，西装革
履、发型工整的陆成秋，面对全球考古
学者侃侃而谈。可在“郧县人”3号头骨
考古发掘的纪录片中，观众看到了陆成
秋更为日常的一面——凌乱蓬松的头
发，身着一件深色T恤，弯腰跪坐在考古
工地中，甚至用舌头舔尝遗址土层。

2021年，刚出任学堂梁子遗址考古
队第三任队长时，陆成秋就暗下决心，
要让新一轮考古发掘成为旧石器时代
考古史上的经典案例。此时，国内考古
工作的技术条件、工作思路、发展基础，
包括社会各界的重视程度等，已经迎来
了极大的飞跃。

“1989年的发现算是一个意外，相
对来说是被动的。当时很多条件不具
备，关键信息来不及提取，也遗留了不
少问题。所以有了2021年的新一轮发
掘与研究。到现在，科学技术愈加发达
了，所以说，3号头骨是在最好的时机出
现在了我们面前。”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发掘过程中，
考古队借助科技手段记录现场遗迹遗
物，在4平方米的头骨发掘探方区，以1
平方米的探方分四个亚方、每2厘米为
一个操作层进行精细发掘。如此精细
化的发掘，就像手术般一层一层剥开地
层，哪怕是一个微痕也不能放过。

“考古发掘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陆成秋说，所以每一天他都会反复问自
己，“今天做到了什么，还有什么没做，
还能做什么”。他担心自己因知识结构
的局限，可能在某些重要节点错过重要
的科学信息，于是他和团队每天都要探
讨，遇到疑难问题，再去请教古人类学
家、地质学家等等，然后学以致用。“想
到什么就赶紧去做，挖完了再去做那就
来不及了。”

陆成秋体会到了科技发展给考古
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他介绍，早先的考
古发掘中，能拍到清晰的照片就不错
了。而在学堂梁子的新一轮考古发掘
中，不仅开展了多学科取样，围绕人类
化石和其他遗存，系统采集了大量用于
年代、环境、埋藏、残留物和分子生物学
分析等多学科研究的沉积样品。同时，
还对每个发掘操作层都做了高清晰度
的实景三维建模。

陆成秋（左）和同事在考古方舱内成功提取“郧县人”3号头骨。受访者供图

陆成秋在进行地层探讨。受访者供图

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期间，陆成
秋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

李雨心 摄

坚守15年与“郧县人”相遇
“这辈子做不完，但会竭尽全力去做”

即便是在国内考古事业如火如荼的
当下，旧石器时代考古，在考古领域中也
是相对冷门的方向。

20多年前，从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
的陆成秋，带着满腔热情走向田野考古，
主要从事旧石器考古学研究。因旧石器
考古相对边缘化，在之后15年中，他一直
从事基建考古，很难有机会碰到旧石器
考古，可他从未放弃专业上的追求。

2004年，陆成秋来到湖北郧县（今湖北
十堰市郧阳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
展文物复查和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报告，与学
堂梁子遗址“初相逢”。“我还记得那天下午2
点多，我饿着肚子坐船去做文物调查，一回
头才知道，路过了著名的郧县人遗址。”

已经两次出土头骨化石的“郧县人
遗址”，无疑是旧石器考古人心中的圣
地，因此陆成秋忍不住多回望了几眼。
直到2006年底，学堂梁子遗址开展第五
次考古发掘，陆成秋作为执行领队正式
参与其中。“我一直在想办法，希望有生
之年把这个遗址做起来。”就在数十年如
一日坚持中，2021年，陆成秋等来了学堂
梁子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

“陆成秋是‘被老天眷顾的笨小孩’，
他最终真的等来了‘郧县人’3号头骨。”
纪录片《“郧县人”3号出土记》的总导演
谭海燕如此评价陆成秋。因为年代过于
久远，旧石器考古往往需要用最笨的方
法进行——用眼睛看，用脚去丈量，甚至
用舌头去舔以判别化石。而为了能留存
更多资料，也是陆成秋力排众议要求精
细化发掘。这部纪录片里，考古人的枯
燥与寂寞、“苦”和“难”展露无遗。

2023年3月，拿到“考古十大”的那
天，陆成秋最想和家人分享这份荣耀。

“做我们这一行的，最亏欠的就是家
人。”因为工作，陆成秋一年中留在武汉
家中的时间屈指可数，郧县考古工地更
像是家。甚至“十一”长假，他也留在工
地，教当地小孩如何辨别动物化石、古人
如何钻木取火等，在小朋友心中植入一
颗考古的种子。有趣的是，说起正上学
的儿子，陆成秋原以为他会对考古专业

“怨气”颇深，因为自己陪伴得太少了，
“但最近听说他对历史很感兴趣”，这让
陆成秋颇感欣慰。

陆成秋感叹，如果当年没有坚持下
来，或者早早转行的话，可能就与“郧县
人”失之交臂了。他说，自己的余生还将
继续与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学堂梁子遗
址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用百分比来计算的话，学堂梁
子遗址考古进行到了何种程度？面对记
者提出的这个问题，陆成秋笑着摇了摇
头，不置可否。学堂梁子遗址分布面积
超过190万平方米，按照每2厘米为一个
操作层进行精细发掘，遗址核心区才被
发掘了775平方米。“在我有生之年，没办
法算出一个考古的进度比例。这个遗
址，我这辈子是挖不完了。”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院
长方勤曾说，“三人成众”，郧阳小小的学堂
梁子遗址，已经出土了三具头骨，令人惊
奇。同时，100万年前的祖先也留下了许
多未解之谜：这3个人是男是女？他们相互
之间有无血缘、姻亲关系？他们去世时的
年龄有多大？还会出土第4具头骨吗？

“虽然我们这一辈子做不完，但是我
们会竭尽全力去做，尽早解开祖先留下
的谜题。”陆成秋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曾洁


